
第一章 大魚落酒缸 

他又作夢了。 

夢回十二歲那年，正準備淨身成為「童監」的……彼時。 

進行閹割的小屋就像為了讓蠶卵化成蟲而生火保持溫暖的蠶室，密不透風中，燭

光顯得昏幽幽。 

既暖熱又昏暗的小室裡，被強行灌下好幾口烈酒的男孩腦子開始感到混沌，下意

識想掙扎，但早已餓到四肢無力。 

男孩這一年甫滿十二，親生爹親頗有文才，年少時就成了秀才老爺，無奈天生體

弱，在男孩七歲上便已病逝，留下孤兒寡婦。 

年輕秀美的寡婦為了二婚選擇淨身出戶，把秀才丈夫的微薄家產連同親生骨肉全

交由孩子的伯父伯母照看。 

這是個艱難的世道，邊境戰火頻起，國內民心動盪，活著已是不易，自家的親生

孩子僅能勉強養活，哪還有餘力再去關照別的孩兒？即使這個「別的孩兒」實屬

同宗同族同個房頭的親姪兒，亦是額外的負擔。 

伯父伯母一開始願收養他，是否為貪爹親留下的那一點點家產？他實也弄不清了。 

伯父一家就養著六個孩子，幾輩子的人都往那一畝三分地裡搗騰，拚命折騰出來

的也就那一點點糧食，能咬牙把小小的他養到十一、二歲，也足夠了。 

能被選中、被賣進宮中當差，對他與伯父一家子而言絕對是天大的翻身之機，捫

心自問，他並不怪罪伯父伯母替他挑選這樣一條路。 

畢竟命苦。 

命苦，就認命受著，在爛命中盡可能拚得一瞬燦爛，此生便也不虧。 

只是啊，若想順利走好，承受住一切順勢翻身，就必須闖過眼前的鬼門關，這一

道名為「閹割去勢」的鬼門關。 

整件事還算得上考究的一點，是他們挑選一個好日子，然後把等待淨身的孩子們

一個個關進個別的小室中。 

男孩早已自行清理過大小便溺，被鎖進小室禁閉三天，這三天除了少少幾口清水

用以續命外，絕不能進食，此舉是為了避免閹割之後有排泄穢物沾染術後創口，

致使傷處惡化危及性命。 

但男孩好餓。 

他，路望舒，好餓。 

餓得沒力氣掙扎，而事到如今，也不該再費力掙扎的，不是嗎…… 

木板檯上，他的手腳被綁得結結實實，活像一個「大」字，雙眼被黑布蒙住，下

身赤裸。 

有人抓牢他的頭髮、按住他的腦袋瓜和肩膀，還有人壓著他的腰部，死死將他固

定。 

「這是自願淨身嗎？」刀子匠的問話聲響亮得近乎嚴厲，震得他因飲烈酒而發脹

的耳膜又一陣鼓動。 

他不記得自己有無答話，但夢中那個男孩應聲了。 



於是刀子匠厲聲又問：「若是反悔，現下還來得及！你可是反悔？」 

男孩未悔。 

刀子匠像在對天地宣告般道：「好！那麼，你斷子絕孫，與我無關！」 

一刀揮落，呼聲淒厲，那衝喉而出的叫喊從夢境接回現實，平躺在榻上的人猛地

張目坐起！ 

夢醒。 

「呼……哈喝……哈喝……」噴氣般的喘息一陣一陣，路望舒垂著頭、一手扶額，

額上冷汗輕佈。 

「督公，出了何事？」菱格紋門扉外，夜中留守的屬下傳來詢問。 

「無事。」幾下呼吸吐納很快穩下氣息，路望舒尋回清冷語調，夢中那太過真實

的劇痛被徐徐按捺下來。 

落在他胯間的那一刀，到得如今已過去整整二十年，即使肉體真覺疼痛，不過是

可笑的幻痛罷了。 

畢竟感覺疼痛的地方早被閹割切除，那傷口處結痂了，暗紅的痂早已脫落，化成

的傷疤小小一個，偶爾不經意垂目一瞥，只覺那癒合生成的部分彷彿是一粒殷紅

熟透的小果實，突兀地烙在他兩腿之間。 

不痛了。老早就……不痛的。 

再次深深吐納，藉著透進窗紙的月光，瞥了眼放在角落那個計時用的大沙漏，估

量著應是丑時剛過。 

他本就淺眠也不容易入眠，此際驚夢驟醒，要他再倒頭睡下根本不能夠。 

起身穿衣，套上官制的厚底錦靴，略頓了頓才抓來衣架上的暖裘披上，拉著兩條

細帶在頸子前輕繫一結，徐徐推門而出。 

守夜的兩名小內侍見聞動靜，表情難掩驚疑，不禁傻傻問出—— 

「離早朝還有一段時候，皇上那邊也沒動靜呢，督公不多睡睡嗎？」 

「督公莫不是肚餓了，這才睡不著嗎？」問出這話的同時，小內侍的腹中突地響

起一陣「咕嚕嚕」的飢餓聲響。 

路望舒垂目清冷一瞥，守在房門兩側的一雙小內侍登時驚嚇跪地，叩首瑟瑟。 

「督公饒命、督公饒命啊！」 

「是小的多言了！求督公饒命！嗚嗚……」 

路望舒自認本性並非狠戾之人，但在宮中打滾這麼多年，從一個任人差遣打罵的

小童監爬升到今日足以操控內外廷的地位，狠戾之名早烙印在他身上。 

盛朝內廷設有十二監，有司禮監、內官監、尚膳監、尚衣監等等，各監各司其職，

他正是這十二監的總領事提督太監，不僅司禮監錦衣衛聽命於他，更因深受少年

皇帝所信賴，委以重任，歷代以來直屬君王、負責密探事務的暗衛亦歸他所管。 

論武藝，他算不上頂尖，但論心計籌謀，他實有顛覆朝野之能耐，這些年，朝堂

上那些所謂的士大夫們參他、罵他的折子多到能堆成山，沒礙著他的，他懶得理

會、儘可放過，但那些沒長眼擋他道的，以怨報怨方為正理，他並不介意雙手沾

染血腥。 



他絕非壞人，只是一個想在這飄散腐朽氣味的宮中，讓自己過得舒心些的人罷了，

想看看拿到一手爛牌的他，最終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起來。」聲音難辨喜怒，他舉步便走，把兩個小的留在原地。 

路望舒一腳才跨出明堂內院的葫蘆型拱門，一名模樣清秀的少年太監朝他大步而

來，恭敬一禮。 

「師父……」袁一興今夜負責議事書房留守，應是得知內院這兒有狀況才匆匆過

來，見路望舒這一身齊整，向來機靈的他不禁推敲問：「師父這是要出宮……跑

馬？」 

路望舒嘴角微抿，步伐未停，「出宮走走。」 

已過而立之年，按理早該廣收徒兒以防老，然路望舒眼界甚高，內廷每年新進的

童監、少侍何其多，眼下也僅收了袁一興這個大徒弟。 

「那徒兒立刻喚人為您備馬，再派幾名司禮監錦衣衛跟上……」見師父抬手表示

拒絕，袁一興的話音陡止，似覺得不妥又道：「要不，興兒陪師父您出宮走走？」 

「不必跟來。」 

路望舒語調並不嚴厲，但威壓無形，話一出口就讓袁一興乖乖定在原地，只敢目

送著他走遠。 

 

 

官拜正一品內廷總領事提督太監，路望舒在宮外除了有聖上恩賜的私人宅第外，

在宮內亦有獨屬於他的大院落。 

不過當初他所求的宮內院落求得有些妙。 

按理，皇上都大袖一揮由著他隨便挑選了，任誰都知得選個離天子最近的住所方

為正理，偏偏路望舒不這麼幹，他的宮內所居不僅遠離皇上的乾元宮，甚至比奴

才們的僕房更加偏離皇宮的中心。 

他在宮中的院落距離皇城的外城牆僅有一道宮門，一踏出，便是人間百態。 

用不著出示御賜的通行鐵牌，守門的禁衛軍立時為他打開宮鑰，任他出宮。 

短短兩刻鐘不到，連一盞照亮腳下的燈籠亦無的男人熟門熟路鑽進某條小巷，在

裡邊又彎又繞，最後翻身過矮牆，進到一座再尋常不過的小四合院內。 

果如他所想，這時辰院落裡的灶房已透著燭光。 

天未亮便起身和麵糰、擀大餅的老漢身影出現在灶房中，他手中忙活兒，邊側首

與蹲在爐灶前生火的另一名矮胖老漢說笑。 

突然，像察覺到什麼，老漢擀餅皮的手一頓，臉上的笑也收起，透過敞開的窗靜

靜望了來，眉間微皺了皺。 

「是……是小路子來了呀！啊、啊——不對、不對！瞧咱這張笨嘴——該打！」

負責生火的矮胖老漢率先反應過來，一張嘴搶快便道，隨即驚覺自個兒喚錯稱謂，

抬手便左右搧了胖頰兩記，忙改口，「是路督公大駕光臨啊！」 

路望舒面無表情，微微頷首權充回應，下意識朝灶房跨去幾步，那擀餅皮的老漢

已擱下手中什物從灶房裡走出。 



「……師父。」路望舒喚聲輕啞。 

老漢抓起圍裙擦拭著掌中的麵粉屑屑兒，灰眉輕蹙，頓了兩息才道：「都說了，

小老兒不是路督公的師父，以前不是，如今亦不是，一直都不是，督公這一聲喚，

小老兒著實承受不起。」再頓了頓，表情顯得凝重且嚴肅地說：「住在咱們這座

四合小院裡的，全是再低下不過的人，路督公好自為之，別再動不動就往這兒來，

對您沒好處的。」 

不請自來的修長身影停住腳步，一時間靜默無語。 

「督公請回吧。」老漢直接下逐客令。 

那張俊秀面容未現半分波瀾，路望舒抱拳徐徐一拜，從容道：「此時登門拜訪確

實突兀了，下回會再尋個適當時候過來探望，師父……您保重。」 

他離開時仍選擇翻牆而出，沒費事去拔閂開門，然尚未走遠，矮牆內響起的交談

聲已清楚落入他耳中—— 

「咱家這位清田老哥哥啊，您這又何必？這是何必？」胖老漢壓低問話的嗓音簡

直氣急敗壞。「這大盛朝不論內廷或朝堂，多少人想跟小路子攀上關係您知不知

道啊？老哥哥您倒好，竟連句『師父』都不給喊，連張烙餅子也不請人家吃吃，

每回徒弟上門探望，您板著老臉就把大貴客趕跑，您沒事吧您？」 

「都說了，咱與他並非師徒關係。」魯清田再次強調。「當年在內廷宮中是因出

了意外，受他要脅，才不得不傳授他一些雜七雜八的伎倆，哪來什麼師徒名分？」

一頓，語氣更低的說：「……真要想想，他當年不過是個入宮不到三年的小小少

侍，十四、五歲的孩子罷了，模樣還沒長齊全呢，逮著機會竟曉得緊咬不放，把

咱一個在宮中混了三十年的老人制得死死，這般手段，這般心性，咱可沒膽子也

沒那臉皮被他稱一聲『師父』。」 

胖老漢沒好氣道：「他要是沒拿老哥哥您當師父看，依您這矯情程度，都不知讓

咱們死幾回了？老周哥哥、您、樊三兒，加上咱小春肆，咱們當年同在宮中當差，

幹了數十年仍是幹那些最低賤的忙活兒、髒活兒，沒手段沒門路的，怎麼也蹭不

到貴人身邊去……」 

「春肆你淨說這些幹什麼？如今咱們都順利出宮，能有不一樣的活法……」 

「是啊、是啊……都出宮了，能活得有滋味些，咱們四個六、七十歲的老傢伙還

能聚在一起過活，無根浮萍有了落腳為家的可能，全拜小路子……拜他路督公的

安排和周全，京城居、大不易啊，若無他的照看，咱們老兄弟幾個病的病、廢的

廢，豈能安居？還以為天天擀餅皮、烙大餅擺攤，能賺足了給老周哥哥治病的醫

藥錢啊？」 

「話雖如此，但春肆啊，咱只是……」欲言又止，最後靜默下來，似有歎息融入

夜色。 

牆外的這位所謂的「大貴客」沒再凝神去聽，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在猶然沉睡

的帝都城中踽踽獨行。 

今夜的出宮走走近似「信馬由韁」，一開始毫無目的，但下意識的驅使令他雙腳

有了方向，一走走到了當初安置師父以及幾位宮中老人的四合院落。 



稱對方一聲「師父」……確實是他一廂情願。 

十五歲那年，身為小少侍的他藏在暗處目睹時已年逾四旬的魯清田殺人，殺人之

技無比奇特，無須親自動手，而是絕對的「誘殺」。 

更重要的是魯清田誘殺的對象—— 

他殺了當時的東宮太子，那是當朝皇后甄氏唯一的親生兒子。 

殺得好！ 

那位東宮太子本就不是什麼善茬兒。 

在他這個十五歲的小少侍眼中，太子擁有兩張面孔，在自己的父皇和母后面前是

一個樣兒，私底下又是另一個樣兒，道貌岸然、心性兇殘，被弄死了，那很好，

即便親眼目睹一切，他也不會多嘴。 

但偏偏見識到那誘殺的手段。 

十五少年怎麼也想像不到，一個被困在內廷深宮數十年的侍人，如此不起眼，那

面容和身影彷彿早已融進這後宮之中，讓人記不住，也絕不會讓人想再多瞥一眼，

卻是這樣的人，可以有能力除掉高高在上的真龍血脈而不會引起丁點懷疑。 

魯清田唯一的失策是下手時被他全程窺見。 

想學，太想太想，所以他大膽要脅魯清田，用很多魯清田所重視的人的性命作為

要脅，當中就包括如今一起住在四合院落中的那幾位老太監。 

他自問待魯清田不薄。 

當自己逐漸走入貴人們的眼中，漸漸掌握權勢，魯清田那一干地位低下的老太監

們便讓他從深宮中擇出來，並安置在宮外近處方便照看。 

什麼師徒恩義的，真算不上吧，但可笑的是……從夢魘中驚醒的今夜，他兩條腿

竟直接將他帶到巷底的那處四合院，好像無聲在說，那種揮之不去的驚懼與憾然，

唯有他們這種「同類」才懂。 

魯清田在那座院落中尚有幾位過命相交的摯友，反觀自身呢？ 

爬得越高，手中掌握得越多，高處不勝寒，他路望舒的身邊……嗯，也還有自身

的影子一道。 

嘴微抿，勾起半邊嘲弄笑弧，那抹冷淡的弧度露出不過一息，薄唇驟然扯平，他

目底陡生寒光如刀鋒閃掠！ 

颼、颼、颼——三把暗器破風疾至，他避得已然夠快，左頰仍被橫向劃開一小道，

皮開，肉未綻，僅血絲溢出，鼻間立時漫進甜甜香氣。 

這異香……暗器有毒！ 

路望舒不敢大意，矮身一閃將自己藏匿在某道石牆所形成的黑影下，凝神觀察。 

一雙目線迅速挪移，或近或遠、上下左右，短短幾息間已在清夜中辨出蟄伏在屋

簷上、轉角巷弄內的好幾道影子。 

他內心冷冷笑開，無聲笑音盪開圈圈漣漪，既涼薄又狠戾。 

朝堂與內廷中欲取他性命的人怕是多到數不清，仇家實是多了去，而今夜他因驚

夢難眠才臨時想出宮走走，不願有誰跟在身邊煩心礙眼，倒是為各方刺客們創造

了最佳的刺殺時機。 



察覺有殺氣從身後逼近，他反身徒手空拳與對方搏鬥，在看不清對方模樣的暗處

凌厲過招。 

忽地一記空手入白刃，他奪下那人兵器並反手一撩，聽見呼痛聲的同時，溫熱鮮

血濺上他的面龐。 

先前躲得再隱密都無用，一聞動靜，其他刺客便會朝這兒集結出手，所以得移動

位置，必須在暗中快速且安靜地移動，他很有自知之明，以自身的武藝絕對無法

一口氣對付那麼多殺手。 

想要他死嗎？ 

那他還真不能乖乖就範！ 

在暗巷中移動再移動，就在一處陰影下稍作調息，然後實在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

生，他背部緊貼著的那面牆突然不見，他頓失重心，瞬間整個人往後跌。 

不！不是跌倒而已，他是掉到一個陷阱中！ 

「啪啦」一聲響，頂端有個像蓋子的玩意兒當頭罩落，一切光源驟然被絕斷。 

他被逮住了，困在一個圓圓的空間內，像似被關在一個……嗯……底寬口窄、肚

能容人的大酒缸裡？ 

酒氣甚烈，醇厚的濃香一下子鑽入口鼻、滲進脾肺。 

在飲酒上他雖稱不上海量，但一口氣灌個小半罈烈酒尚不能奪他意識，怪的是這

大陶缸裡留存的酒氣，究竟是何種酒？竟才嗅聞了幾息就夠讓他腦袋瓜暈乎乎？ 

已分不清是酒氣薰染抑或中毒之因，他僅能攥緊餘下的幾絲清明，試圖擊破酒缸，

但掌勁未出，缸子卻猛地滾動起來，似有一條不斷延伸的軌道，大陶缸沿著軌道

螺旋向下，滾得他七葷八素。 

不知缸子何時停頓，亦摸不清已過去多久時候，頂端突然「啵」地一響，酒缸蓋

子被驟然揭開。 

管不得姿態是否狼狽，他想也未想蓄力竄出！ 

情勢渾沌，求生的本能令他一掙脫囚困就一滾再滾倒在某處牆角，雖匍匐在地一

時間難以立起，亦頗有負隅頑抗的意味，一雙眼更似淬了毒，狠狠盯住近在眼前

的敵……敵人嗎？ 

入眼的景象與他所想的差別未免太大！ 

首先，他很明顯是處在一處酒窖中。 

大大小小的酒罈擺滿四面牆上的條架，一個個及人腰高的大酒缸則齊整排在鋪滿

乾草的地面上，空出的地方已不算寬敞，那個裝著他滾落下來的大陶缸就橫躺在

那兒，離它不到兩步之距的地方蹲踞著一名年輕女子，一個四、五歲大的女娃子

正挨在她身邊。 

她們定定望著他，兩雙眸子瞬也不瞬，似被他瞬間竄出陶缸之舉驚住。 

怎地回事？眼前的一大一小……真是想置他於死地之人？ 

女娃子突然一個眨眼，瞳仁兒滴溜溜的。「……姨姨，偷咱們酒喝的，是他嗎？

姨姨開了機關要逮偷兒，然後他、他掉進大缸裡滾下來了。」 

她奶聲奶氣，以為自個兒說的是悄悄話，實則非也。 



姜守歲也回過神般一個眨眼，眸底幽光輕掠，並未刻意壓低聲量地說著「悄悄話」，

答道：「姨和小苗兒確實逮到一條大魚，但這條大魚是不是來偷酒喝的，還得再

瞧瞧呀。」 

「大魚嗎？」小小姑娘元苗苗歪著可愛的腦袋瓜兒，嘟嘟的小嘴抿著自個兒的一

根食指，望著角落那人，忽地歎了口氣。「可他不是大魚啊，他嘛……唔……是、

是大叔！」找到再適當不過的形容，於是小臉蛋漾起笑。「是長得很好看、很好

看，比姨姨還要好看的大叔呢！」 

「小苗兒覺著他比姨還要好看嗎？」姜守歲眸光直勾勾落在他臉上，似認真評估

著，最終頭鄭重一點，認同女娃兒的評語。「嗯，小苗兒說得沒錯，人家確實長

得很好看，眼睛是漂亮的鳳眼，眼尾一挑比什麼都撩人，搭上兩道英挺的劍眉，

眉目間顯得柔中帶剛、剛中透柔，實耐人欣賞得很，欸欸，好吧，總歸人比人能

氣死人，不想被氣死，姨這回就乖乖認輸了。」 

元苗苗很快安慰道：「姨沒有他好看，但苗兒最喜歡的還是姨姨。」 

她笑了，摸摸孩子的頭。「乖寶兒。」 

這一邊，路望舒卻是眼角直抽，心頭火驟竄。 

上一個敢當著他的面、說他長得比女子還要好看的人，墳頭上的草早都生到天邊

去了，眼前這女娃兒莫非沒半點眼力勁兒，感受不到他凌厲的注視和殺意嗎？竟

隔著幾步之距衝他咧嘴笑開？ 

還有那名女子，竟那般不矜持，瞬也不瞬直視著他便也罷了，還論起他的長相！ 

混帳！真不懼他嗎？ 

為何不懼？ 

他隨便一個眼神就能令大小官員低首，令底下人匍匐於地，眼前這一大一小的姑

娘家憑什麼例外？ 

等等！莫非原因出在他身上？ 

難不成他以為自己正擺出一副狠戾的面孔，雙目寒光迸發，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卻未察覺暗器上的毒素再添上無端濃烈的酒氣，已消磨了他臉上、身上所有的銳

利？ 

那現下的他……是何種神態？ 

他一掌撐地試圖站起，尚未將身軀打直，腿一軟又單膝跪地。 

女子的嗓音徐徐響起—— 

「你嗅入的是『聞香墜』的酒氣，小店釀的這款酒光憑酒香都能醉人，所謂『三

息醉、五息睡』，你被封在酒缸中足足超過十息，最後還能自個兒竄出來，實在

挺出人意料。」略頓，似帶輕歎。「不過還是奉勸督公別逞強，都站不穩了，若

真跌倒受傷那可不好。」 

她稱呼他「督公」！ 

這女子知曉他的身分！ 

路望舒頸後一涼，老實說已許久未有這種感覺，宛若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而自

身毫無反抗能力。 



他大口喘息，暈眩感越來越嚴重，最終意識模糊，頎長身軀驀地往前栽倒。 

但好像……沒有趴倒在地。 

有誰過來撐住他，那人靠得極近，輕柔的布料、軟軟的肩頭、軟軟的頸窩……散

出好聞的甜香，似染了酒氣的花…… 

不對！不對……這肩頭和頸窩的主人，眼下除了那女子還能是誰？ 

他就要死在她手裡了！ 

只須拿刀輕輕往他頸項一劃，一切便灰飛煙滅。 

沒想到，他路望舒會把命抵在這兒，被一個彷彿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女子給了結。 

在完全喪失意識之前，軀體最後的感覺是渾然一震，因那屬於女子的綿軟氣息撲

面而來，著實離他太近—— 

「督公就安心下來，好好睡上一覺吧，外頭那些人尋不到你，今夜你也就安全了。」 

 

 

他身在何處？ 

為何會醒在這樣一個陌生所在？ 

啊！等等！他記起來了，記起自己的惡夢和率性出宮，記起在四合院不太舒心的

探訪，亦記起後來的遇刺以及莫名其妙跌入一個陷阱。 

而他，朝野內外樹敵無數，多少人欲除之而後快的當朝權宦……竟還活著？ 

詭譎的是，明明中毒加上酒氣影響，他徹底昏迷了卻似乎睡得很好，這種墜進黑

甜鄉深眠、醒來後四肢百骸都得到充分休息的「飽足感」，已好長一段時候不曾

來訪。 

他太習慣失眠，即使能夠睡去，也太常受惡夢折騰，如今這一覺睡得他不禁怔愣，

想著他出宮未歸都不知過去多少時辰，底下人都不知亂成何樣，但腦子裡想歸想，

一時之間卻不想動。 

好想就這樣待到地老天荒，純然鬆懈，無須再去勾心鬥角只為牢牢掌控權勢。 

便在此際，女子與小女娃兒的交談聲透過輕紗床幃盪進他耳中，路望舒選擇定住

不動，兩手仍交疊在被子上保持直條條的睡姿，耳朵已悄然豎起—— 

「一早天都沒亮，小苗兒就鑽出被窩尋來，還跟姨一塊兒逮到一條好神奇的大魚，

此刻都過午了，瞧，累了吧？啃塊糕點也能啃得腦袋瓜直釣魚，就不信小苗兒當

真精力旺盛用不完。」 

女子說話的語調果然如他所記得的那樣，輕徐中滲出淺淺笑意，柔軟中帶著戲謔，

彷彿心甘情願又莫可奈何地縱容著誰。 

女娃兒發出模糊的哼聲，睏倦的喃喃著，「姨姨……」 

「好了好了，不吃了，來，漱漱口擦擦嘴巴，姨抱妳回妳爹娘的屋子裡，小苗兒

得眠好覺、睡飽飽才能長高高啊。」 

「唔……」女娃兒想睡，嘴裡還含著話，囫圇囁嚅。「爹爹不睡，好吵……壓在

阿娘身上滾來滾去，娘也哼哼吵著，就、就把小苗兒吵醒……爬下小榻，小苗兒

找姨姨，然後……大魚就滾下來，是很好看的美美大叔……呵……」 



女子忽地噗哧笑出，跟著帶笑歎息，「苗兒啊，妳爹爹和阿娘他們滾來滾去其實

是在……欸，咳咳，沒事沒事，他們那樣其實挺好，雖然吵了點，但挺好，唔……

小苗兒往後再被那樣吵醒的話，就過來找姨吧，姨香香軟軟的榻子大方分給妳睡。」 

女娃兒發出憨笑。「唔……呵呵，姨姨的香軟榻子被美大叔睡走了，小苗兒想

睡……」 

聞言，女子又一次笑歎，而那位被女娃兒評價為「美大叔」的男子則禁不住以眼

角餘光悄悄覷看，隔著一面輕紗，就見女子將娃子一把抱起，讓那紮著兩條麻花

小辮的腦袋瓜偎在頸肩處。 

「乖娃娃，想睡就睡，姨抱小苗兒回妳自個兒的榻子睡午覺囉。」柔聲低語。 

「喜歡……」囁嚅。 

「喜歡嗎？小苗兒喜歡什麼呢？」女子邊動作邊說話，不經意地問。 

「姨姨喜歡……」 

「噢？我喜歡什麼？」 

「姨姨喜歡美大叔，小苗兒知道，姨姨喜歡，那我也喜歡的，就……就不怕他……

不怕……」 

女子朝外走的腳步陡然頓住。 

她杵著好半晌，那孩子應是在她臂彎裡睡著了，才見她回過神又是一記笑歎。「欸，

妳這小鬼頭也太有眼力。」 

然後她再次舉步，那修長苗條的身影消失在門邊。 

而輕紗床幃內，清清楚楚聽到「喜歡」二字的路督公繼續平躺在榻上，非常不明

就裡，不論是思緒抑或軀體，皆僵化到難以動彈。 

 


